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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北的四月，春寒
料峭，我参加宁夏城市文
学周来到了石嘴山。
石嘴山是一座上个世

纪五十年代崛起的
工业城市，矿产资源
丰富，工业基础完
善，城市化率很高，
市民来自祖国四面
八方，有塞上煤都之
称。这里的市民有
很强的自豪感，因为
自治区多个第一都
出自这里，比如第一
车煤、第一炉钢、第
一窑瓷等等。因为喜欢探
古寻幽的缘故，我对石嘴
山贺兰山岩画特别感兴趣，
这里有黑石峁、大西峰沟、
白芨沟、韭菜沟等众多岩画
带，其中以黑石峁岩画最为
有名。既然来了，就不能
错过，学者认为这里的岩
画多出自史前，我决定抽
空进山与古人对对话。
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

下午，在市委宣传部王部
长和博物馆两位岩画工作
者的陪同下，驱车去往贺
兰山。黑石峁离石嘴山大
武口市区大约十公里，需
要走一段险峻的盘山路，

好在司机山路驾驶经验丰
富，车开得又稳又快。车
开到离黑石峁还有一段距
离时前方没了路，因为发

电厂尾矿治理，山
路变成了工地，我
们只能下车步行。
说来奇怪，城区内
因为有贺兰山罩
着，云不走、树不
摇，而到了山里，风
突然就冒了出来，
这里的风带有杀伐
之气，飞沙走石，令
人不寒而栗。我不

得不时时把住帽檐，担心
大风掠走我的帽子。

走出数百米长的回填
工地，前面是几座错落的
大山，山陡如墙，目测坡度
应该在七十度左右。这里
的山几乎没有树，偶尔有
几簇野酸枣，因长满尖刺，
爬山时无法借力。见没有
路，又无树木可攀，加之风
大行走不稳，我生出打退
堂鼓的念头。王部长说爬
爬试试吧，这山看着陡峭，
走上去却没有恐怖感。我
觉得这话有些道理，很多
东西远望和近观结论往往
南辕北辙。心想还是硬着

头皮爬吧，此行只有我一
个男性，如果临阵脱逃，那
就真的贻笑大方了。

不得不说，这是我爬
过的最难爬的山，黄山天
都峰、华山苍龙岭尽管险
峻，但都有石阶可登，而贺
兰山这些山峦不但没有
路，而且许多地方是松散
的碎石，一不小心
就会脚底打滑。好
几次我脚未踏稳，
眼看蹬落的碎石哗
啦啦滚下山涧，激
起一路黄尘。我想
要是我的肉身滚落下去，
一定会粉身碎骨。我努力
压低身子，让重心贴近地
面。一阵山风刮来，我觉
得自己要像风筝一样飘
起，便不顾野酸枣上的尖
刺，紧紧薅住它，总算稳住
了身体。此时，我理解了
什么叫骑虎难下，探险之
旅只要启程，就没有回头
的选项，若要不出洋相，唯
一的办法就是抵达目的
地。

爬过这座拦路的大
山，眼前出现了一个黑黢
黢的金字塔形的高山。王
部长说这便是黑石峁了。
我松了口气，因为黑石峁
看上去不算陡峭，高度亦
能接受，虽然风势没有减
弱，但安全不再是问题。

登上黑石峁，站在山
巅极目远眺，石嘴山城区
全貌尽收眼底。但我很快
收回目光，我不忘此行的
目的，没有歇息便开始小
心翼翼地在巨石阵里开启
了探索模式。黑石峁的石
头大都是赭黑色，质地坚
硬，用石块敲击，能发出玉

槌击磬的声音。
石头有大有小，形
状不规则，但总有
一个平面供人凿
刻岩画。岩画内
容以羊居多，有角

似弯刀的北山羊，有角向
两侧弯曲的岩羊，有角向
下扭曲成螺旋状的盘羊，
还有角如家羊一样短而直
的黄羊，除了羊外，还有骆
驼、鹿、多人舞蹈以及射猎
场景的岩画。我一一拍
照，觉得这次探险很值，收
获了近百幅珍贵的岩画照
片。

坐在一块黑石上小憩
时我问自己：这些黑石从
哪里来的，为什么周围光
秃秃的山上一块也没有？
如果是地壳褶皱断裂或火
山爆发，黑石与山体不会
呈骨肉分离的状态。从黑
石分布来看，明显看出这
是外来之物，或许是一块
天外陨石坠落下来，给这
座金字塔形的小山戴上一
顶黑色的礼帽。那么，这
些岩画是谁人所绘？为什
么要凿刻这么多羊？羊都
有着夸张的巨角，这些巨
角对作者意味着什么？这
些石头为什么是赭黑色？
难道真的是陨石穿过大气
层时高温烧灼所致？等

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
答案。

我觉得人类对石头少
了些敬畏，如果石头会说
话，它一定能描述人类完
整的历史，因为石头中藏
有人类基因最原始的密
码，石破天惊这个成语其
实有着更深的寓意。这个
想法是我在辽西挂职时产
生的，辽西的大王杖子乡
地下十余米是白垩纪动植
物化石层，有成群的狼鳍
鱼、中华潜龙、始祖鸟，还
有辽宁古果，因此辽西被
称为地球上第一朵花开放
的地方，第一只鸟飞起的
地方，如果没有石头拷贝，
一亿四千万年前的白垩纪
只能是虚幻的猜测。

今天，很多人不知道，
支撑科技时代的核心元件
芯片，其原料就来自于石
头，我们生活中的金银铜
铁都来自石头，无论是化
石燃料，还是稀有金属，它

们的母体也都是石头，是
石头让人类一步步走上了
文明的台阶，而这个步伐
至今仍然在延续。

我从石头上起身时忽
然闪了个趔趄，似乎身后
有人拽了一把衣摆。回头
一看，身后有一道石隙，里
面长出一株刚刚出现叶蕾
的小灌木，小灌木像爬地
松，却没有松针；像野酸
枣，却没有刺，王部长给当
地园林部门的专家打电

话、发图片，得到的答复是
这是霸王。

霸王这名字够飒，堪
称黑石峁的绝配。我想，
霸王扯住我的衣摆想告诉
我什么呢？是不是想让我
写写黑石峁？来过，看过，
没有写过，岂不辜负了这
些石头。

冯骥才先生说，岁月
失语，唯石能言。我觉得未
来的某一天，我应该与黑石
峁的石头做一番对话。

老

藤

唯
石
能
言

我的电脑桌放在南窗下，窗
外可以看到一小片天空，一小片
树林。原先倒是很开阔的，只是
眼见得起高楼，眼见得被蚕食，如
今能够留有一隅，也算是幸运的
了。窗外有个镂空的黑色大铁
筐，是放空调外机的，设计得还挺
美观，经常有鸟儿停在上面。

那些鸟儿一会儿看着远处，
一会儿看向我，它们并不聒噪，鸣
叫声很轻，然后就扑棱棱地飞走，
过些时日再来造访。要是碰到下
雨天，它们待的时间会长一点。
来过的有麻雀，有鸽子，还有乌
鸫，它们的个子和体形各有不同，
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都披
一身灰黑色的羽衣。有时，我会
想，为什么就没有色彩艳丽的鸟
类光顾呢？

这些天，春光明媚，整个天空
都像被提亮了，云朵白得更白，树
木绿得更绿。那天午后，我偶一
抬头，蓦然发现空中掠过一只飞
鸟，而后稳稳当当地落在了黑色

大铁筐的顶上，当它迅速地划出
一条弧线时，我惊喜不已——那
是一只彩色鸟。这只鸟真是漂亮
极了，头顶到眼下及枕部虽说也
是黑色，但却有着蓝色金属的光
泽，看上去犹如戴了一个时尚的
头盔，下方的浅灰色羽毛围合成
白色领
环，肩、
背 、腰
和尾上
覆羽皆
是耀眼的金红色，中央尾羽端部
的白色斑点在飞翔时格外好看。
彩色的小鸟很安静，东张西望，通
体都染上了明亮的阳光。我兴高
采烈地打量着它，忽然想起应该
拍张照片，可正当我拿起手机时，
它却倏地飞走了。
我好想知道这是一只什么

鸟，于是，我询问了上海市林业总
站副站长、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李
梓榕，她说没有图片很难推断。
我执拗地在网上寻找，终于再次

看到了它的模样，原来这是一只
灰喜鹊。可我有点纳闷，那么色
彩斑斓怎么叫灰喜鹊呢，而一身
黑白的喜鹊才该叫这名字，这不
是仗着自己粗壮一点就行霸凌之
事吗？后来，李梓榕发来了科普
资料，我才发现，由于我们对鸟类

认知甚
少 ，因
而产生
了许多
误 解 。

比如，平日我们在小区里看到的
麻雀应该叫树麻雀，树麻雀是灰
不溜秋的，但有一种主要生活在
山地生境中的麻雀却是彩色鸟，
名叫山麻雀，头顶部和背部的红
棕色羽毛鲜艳亮丽。说回灰喜
鹊，其实它整体呈灰白色，但它的
羽毛容易映射周围的色彩，所以
在灿烂的阳光里就显出金红色
了。飞来一只彩色鸟是值得传扬
的，我欣欣然地告诉了我的邻
居。没几天，邻居找到我，一脸笑

容，高高地举着手机对我说，他们
家也飞来了一只彩色鸟，而且比
灰喜鹊更加美丽。我看了照片，
着实欢喜，那鸟尽管体形不大，但
很是魁梧，头部褐色，嘴巴鲜黄，
像是穿了一件宽松的镶拼色衣
服，上半段为棕灰色，下半段则有
蓝色、白色和绿色，真就是五彩缤
纷，将春色衬托得更加盎然。我
把照片转发给了李梓榕，她告诉
我们说，这是黑尾蜡嘴雀，系雀形
目燕雀科鸟类，在上海主要为留
鸟，一年四季均能见到。

既是留鸟，终年生活在同一
地区，不因季节变化而迁徙，那为
什么我们之前就没见过呢？我
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客观
的，自然生态不够好，鸟儿当然就
不会飞来；一个是主观的，我们常
常目光混沌，看不到身边的风景，
甚至对阳光的感受都变得迟钝而
麻木，避晒避光。而灰喜鹊那灰
色的羽毛，事实上是被阳光点亮
成彩色的。

简 平

飞来一只彩色鸟

七夕会

健 康

那年我很年轻，有幸福的家
庭，还有个可爱的儿子，例行的
体检却把安稳的日子打碎了。
没有一点预兆的我，被医生确诊
为身患大病，马上要住院，我进
了医院，检查后的结论是这病虽
无性命之忧，当时却无药可治。
我被困在病床上，本来好端

端的人，并无任何不适，被医生吓
得浑身不自在了。在医院躺了一
个月，吊针吃药禁止外出。觉得
自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查了又
查，医生束手无策，只好让我出
院。出院小结上写的东西我也看
不懂，这病将来如何？医生也无
法预计，只说慢慢养吧。
回到家，看着幼小的儿子，

眼泪一串串往下掉，往后的日子
怎么过？难道坐以待毙？上有

老下有小，万
一我走了，这

局面如何收拾？越想越痛，天天
害怕自己会出意外，体重掉了二
十斤，我没法工作，每天有长长
的白昼，怎么打发时间？这样下
去不是个办法。好在此病没有
症状，不影响日
常起居。只是
心里闷得透不
过气来，非常不
舒服。我家住
在郊区，楼外是一片片菜地，每
天早晨我去散步，一面走一面自
言自语，要把无人可诉的委屈、
痛苦都说出来。反正没人听，走
着，说着，就喊起来了。这一走
一喊，浑身冒汗，胸中憋屈也觉
松了许多。

就这样，我每天在田埂小道
上走，一面喊着说着。走着走
着，无师自通地编了行走操，双
臂前后大摆，脚尖绷直跨出去，

大步流星。抬头挺胸收腹，随着
脚步，尽量头往后扭。同时，编
了许多词，边走边喊，声音响亮，
中气十足。有时，跳舞蹈动作，
如扭秧歌，模仿敲锣打鼓；有时

空手打篮球，三
步上篮一跳老
高；也可学幼
儿，一面唱，小
小鸭子嘎嘎嘎

嘎叫，走起路来摇啊摇！一面学
鸭子走路，半蹲身子，摇摇摆
摆。这一走，就走了下来，每天
清晨，我都去走，一面走一面喊，
嘻笑怒骂，无所不能地“喊”。农
民还未上工，晨曦刚露，田野静
悄悄，只有我，独自走在田埂上，
问天问地问世界，喊出我要活下
去的心声。
一年、两年，走着喊着，胸中

浊气、恶气都喊了出来，觉得气

息通畅，
精神也好
起来了。每天早晨的一小时边
走边喊，是思考，是宣泄，更是树
立信心，重拾向前的勇气，这期
间，我没去过医院，因为没有任
何不适，再说无药可医，去了也
没用。我只是坚持每天边走边
喊，一面鼓励自己，没什么大不
了，不管老天给我几年，我都要
好好活。两年后，我去医院检
查，竟一切正常。医生惊奇地
问，你找谁治的病？我说，我自
己当了医生！他摇摇头不信，追
着问，我逃走了，因为没法回答。
这以后，我天天健身，边走

边喊坚持了几十年，后来还尝试
八段锦、打拳等，但都不如走路
简单，这是一个极为方便的健身
方法，人人可做，只要坚持，必有
奇效。

张 萍

边走边喊

阳光穿进排练厅，投下斑驳的光影。十岁的戴佳
峄被母亲送进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那是十年前
的一个午后，当曹小夏老师微笑着向他招手时，这个懵
懂的孩子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推开了一扇通往奇妙世

界的门。
乐团里有几位特殊

的乐手，他们的眼神时
而飘忽，时而专注得惊
人，手指与音阶的触碰

仿佛带着某种隐秘的震颤。“前几届，我不过是来蹭饭
的。”多年后小戴这样调侃自己。到了2018年的春天，
这个曾经躲在母亲身后的少年已扛起摄像机，用镜头
捕捉那些震颤心灵的瞬间。十六岁的小戴像一只敏锐
的夜莺，在舞台前后轻盈穿梭。他的镜头时而如鹰隼
般犀利，时而如春风般温柔。那些特写镜头里，有孤独
症孩子额头上细密的汗珠，有琴弦震动时飞扬的松香
粉末，有曹鹏老先生指挥时颤抖的白发。当这些画面
在剪辑软件里流淌成河，一个更宏大的构想在小戴心
中渐渐显影——他要寻找藏在音符背后爱的密码。
世上最动人的转变，或是好奇升华为追寻。当年那

个被“掺沙子”进乐团的孩子，如今要探寻更深的奥秘：
为什么母亲送他加入特殊群体的小孩之中？小戴的镜
头成了探照灯，照亮了“天使知音沙龙”十五年来的坚
持，也照亮了音乐如何春风化雨，滋润那些紧闭的心
门。当第一集纪录片《寻找爱的答案》公之于众时，命运
给了小戴诗意的回应。这仿佛是个隐喻：真正的艺术终
将回归到记录人性的本真。小戴记录的不仅是一场音
乐会，而是一座桥：连接孤独和喧嚣世界的桥。
上海的暮春，实验室的灯光总亮到很晚。上海应

用技术大学梁新涛和他的团队，正在为科技作品竞赛
做最后的准备。他们的《文化基因的拓扑转换与叙事
场域建构》项目，将江南水乡的桥梁视为“凝固的诗
歌”。这些年轻人发现，青浦金泽镇的普济桥不仅承载
着行人的脚步，更沉淀着宋元时期匠人对力学的理
解。在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的试验田里，一群年轻
人蹲在田野上调试着传感器。他们研发的系统正在记
录土壤的每一次呼吸。同
学们第一次发现土地是有
脉搏的，作物的生长是有
韵律的。当显示屏上的数
据曲线与教科书上的理论
完美吻合时，他们欢呼雀跃
像是发现新大陆。同样在
城市治理中，单昱婷同学另
辟蹊径，试图用海派文化的
钥匙打开社区电动自行车
管理的锁。他们设想的虚
拟偶像“沪安宁”，尝试用软
糯的上海话提醒居民安全
充电，这个有烟火气的创意
有着上海温度。
后生之所以可畏，在

于他们的感知力。这些年
轻人就像蒲公英的种子，
带着敏锐的触须，飘向那
些常常被忽视的角落。“后
生可畏”——不仅年轻有
力，而且他们保持着对世
界最初的惊奇与温柔。

陈甬沪

后生可畏

年少时候的“豆圈”里还没有内卷，那时候要品尝
当季上市的新鲜豆必要等到人间五月天。刚采摘的鲜
豆荚娇滴滴地躺在农妇的竹篮里，罩着翠绿色的外
套。外套夹层里铺着一层白色的丝绒，丝绒里裹着两
颗翠绿色的豆粒，丰润饱满，水灵灵的，犹如闺房锦匣
中深藏的碧玉。本地豆的豆粒娇小，带
着明显的腰身，就像襁褓中的婴儿露出
的足趾，让人怜惜。

春吃豆、胜过肉。时令的蚕豆又嫩
又香。老底子，立夏的一个礼拜是上海
人钟情的本地豆集中上市的高峰期，也
是品质最佳的时间段。精明的主妇每天

都会端上一
盆色香味俱
全的葱油蚕豆以饱全家老
少的口福。只上市一礼
拜，我就吃足一星期。本
地豆口感软糯豆香适中，
豆荚里藏两颗豆粒的居
多，有匀称的，也有大小不
一的。大的发育健全、小
的营养不良。一个母亲孕
育出的双胞胎竟会如此厚
此薄彼，显得有些不公。

刚出壳的豆粒很安
静，也很养眼。不善烹调
的家母用听来的方法烹饪
蚕豆，洗净手再剥豆，剥完
下锅。一撮葱花、一勺
盐。尽管手艺不到火候，
但每次都被抢得盆底朝
天。就连盘中咸鲜的汤
汁，都会倒在碗中，拌着米
饭一起下肚，是老少皆宜
的时令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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